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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拉康的主体理论解读《觉醒》

江云琴

（普洱学院，云南 普洱 ６６５０００）

［摘　要］《觉醒》中的女主人公埃德娜不满足于她为人妻为人母的生活现状，于是尝试着在身体欲望的解放和浪漫爱情中
探寻一种新的自主的生活，但最终却走上自杀的道路。从拉康的主体三界理论来看，埃德娜经历了以下三个层面的心理历

程：试图摆脱象征界大写他者法则所界定的社会化的角色，沉迷在想象界中身体感官的愉悦和爱情的幻象，面对实在界主体

结构中心的“空无”，走入大海，试图回到生命最初的他者———母亲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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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醒》是美国作家凯特·肖邦（ＫａｔｅＣｈｏｐｉｎ）
的代表作品。在美国１９世纪下半叶，凯特·肖邦
汲取她在美国南方十多年的生活经验，以她熟知的

路易斯安那州克里奥尔人的生活经历为写作对象，

成为一个广受欢迎的地方特色小说家。但她并没

有一味理想化旧南方，或者停留在浅层的地方风土

人情的描写上，而是始终带着批判的眼光审视她所

见的南方生活，尤其是女性的内心精神生活。“不

管是在圣路易斯、新奥尔良还是路易斯安那，她所

见的都是个体情欲与传统社会规范对人的欲望，尤

其是女性性欲的压制而产生的冲突。”［１］５２９

《觉醒》中主人公埃德娜正是这样一个试图从

传统观念的桎梏中突出重围的女性。她生活在当

时社会的中上阶层，物质生活丰裕，是两个孩子的

母亲，但随着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埃德娜逐渐不

满足于社会传统规范定义下的贤妻良母的生活。

于是，她一步步尝试挣脱无爱的婚姻，在身体欲望

的满足和爱情的幻象中探寻一种新的自主的生活，

可是最终她却走上了自杀身亡的道路。这一悲剧

背后的心理动因令人深思，本文从拉康的主体三界

理论着手，分析埃德娜试图逃避在象征界能指之网

中异化的存在，而沉溺在想象界镜像认同所带来的

虚幻满足中，幻想破灭后，最终投身大海试图返回

最初与母体融合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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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云琴：以拉康的主体理论解读《觉醒》

一

拉康是继弗洛伊德之后最重要的精神分析学

家，其思想不仅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心理分析，影响

更是遍及文学、电影、社会理论等等多门人文学科

领域。他将人的主体性分为三个层面：想象界、象

征界和实在界。俄狄浦斯情结之前，在想象界，婴

儿和母亲处在一种融合一体的状态，父亲的介入打

破了这种婴儿和母亲的二元关系。这个“第三者”

父亲不一定是现实生活中的父亲，只是一个象征意

义上承担父亲角色，代表父亲对乱伦发出禁令的

人，被拉康称为大写的父亲或父亲之名。面对父亲

的威严震慑，幼儿被迫把对母亲的欲望转化为对父

亲之名所代表的父亲法则的认同，从而由想象界进

入了象征界。

象征界中大写的他者占据首要地位，人成为说

话的主体就意味着接受大写他者的调控。它是一

条无限滑动的能指链，是先于人而在场的符号网络

和社会秩序，犹如“一张铺天盖地的大网，它支配着

我们的无意识，把我们捕捉在内。”［２］８７身处这张能

指之网中，埃德娜的主体身份成为一系列转换的能

指符号：女人，妻子等等。首先，人经过俄狄浦斯情

结走进象征界就意味着成为了具有特定性别身份

的主体，并体现出特定社会和文化对该性别身份所

赋予的特征和意义。父权社会普遍认同的男性角

色是主动的欲望主体，对女性的定位则是被阉割

的、被动的、他者的欲望对象。从拉康的精神分析

理论来看，性别角色的定位取决于主体与能指菲勒

斯的关系。菲勒斯象征着缺失，它从来不存在，是

个体想象中能满足母亲欲望而自己不曾拥有的东

西。父亲被认为是拥有菲勒斯的人，男孩认同父亲

这个角色，把自己定位为是拥有菲勒斯的人，从而

拥有欲望的对象。女孩认同自己成为菲勒斯，从而

成为他者欲望的对象。婚前，埃德娜有过几个爱慕

的对象，其中一个悲剧演员尤其令她着迷，但就在

她处于这种热烈迷恋当中时，她选择了跟现在的丈

夫结婚。原因很简单，“他对她一见倾心。他诚挚

急切地向她求婚，极其热烈。他取悦了她，他的全

情投入使她感到满足。”［３］５４８婚后她意识到自己开

始喜欢上丈夫，但令她尤其感到满意的是这喜欢不

包含任何激情和过分热烈的成份。因为这种父权

社会所定义的被动女性角色，埃德娜感到“作为一

个受到丈夫崇拜的忠实妻子，她是带着某种尊严接

受了她在现实世界中的位置，同时永远关上了通向

浪漫和幻想的大门。”［３］５４８

此外，社会用来界定埃德娜存在的另外一个重

要的能指称谓是妻子。父权社会所定义的婚姻关

系中，男性处于中心的权威的地位，女性则处在边

缘位置，甚至被物化为财产和工具。埃德娜的丈夫

正是这一思想体系的化身。他们的婚姻处处打上

父权社会规则的烙印，而少有内心的交流与情感的

慰藉。他从不吝啬给妻子和孩子的各种花销用度，

因此是众人眼中的好丈夫。对购置家居用品来把

他们的家装饰得漂亮得体，他更是慷慨大方，所以

引来其他主妇的嫉妒。这些标准的模范丈夫的行

为，不是因为他对妻子或对家的爱，而是因为“这些

东西都属于他。”［３］５７３他经常在家里四处转悠，端详

属于他的每一件物品，感到无比的欢欣。在这位理

想丈夫的眼中，埃德娜也是他的“珍贵私人财

产，”［３］５３６与一件家具无异。为巩固她丈夫的生意

和社会地位，每个星期二埃德娜都打扮得端庄得体

在客厅接待他的社交伙伴。“这是她结婚六年以

来，像宗教仪式一样，一直虔诚遵守的安排。”［３］５７３

在规则强大的惯性下，埃德娜对丈夫的顺从都已经

成为习惯，“没有任何屈从或俯首听命的感觉，只是

不假思索地像每天走路、移动、坐下、站起一样，履

行单调生活所要求必须要做的事情。”［３］５５８埃德娜

写信告知丈夫，她要搬离他们的家的时候，他能想

到的唯一、首要的是她贸然行事可能引起人们对他

本人财务状况的议论，从而影响他的生意。鉴于

此，他以一个生意人的冷静机智迅速采取相应对策

化解了这场个人经济信用危机。

二

６至１８个月期间的婴儿看到镜中或从其他途
径，比如母亲眼中投射出的他的影像是协调完整

的，相比之下，对他自己的身体他却不能完全支配，

他开始在想象层面上认同这个镜中像就是他自己，

因此形成完整的“自我”的概念。可是镜中像并不

是婴儿自己，而是一种“理想自我”的幻象。想象界

即指这种基于镜像认同之上的自我建构，在想象界

中，婴儿与母亲处于融合一体的二元关系中，直到

父亲的介入，婴儿才压抑对母亲的欲望而转为接受

父亲的法则，从而进入象征界。但是想象界中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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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状态的失落将伴随人的一生，主体将在象征界

不停地追逐一个又一个小他者以试图找回最初的

完整和统一。同时，主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依赖

与他者的想象认同，因此，“想象界不是个体经历之

后随即摆脱的一个发展阶段，而是始终处在个体经

验的核心。”［４］３１

与自身身体的自恋认同是镜像时期最基本的

关系。“由于象征秩序的在场，想像的迷惑反而以

一种更为复杂的方式作用在人类身上。爱、性吸

引、性行为等等这些人类身边最基本的现象，无一

不是想像迷惑的结果，无一不带有自恋的特

征。”［２］５０镜像时期大约与弗洛伊德所说的的俄狄浦

斯前期一致，这一阶段婴儿尚未掌握语言，流动、多

形态的性欲力比多尚未有一个统一的外部对象，而

是投注于自身身体的各个部位，“欲源带（嘴、肛门、

生殖器、眼睛、耳朵）和内向知觉与外向感知的交汇

地带———手、特别是手指、脚、脸、七窍和皮肤表

面。”［５］４６在格兰德岛上，夏天明亮的阳光、温热的海

风、柔软的沙滩，还有不断响在耳畔的海浪声一起

唤醒了埃德娜身上的所有感官细胞。触觉、嗅觉、

听觉等等都被激活，自由释放的畅快让她想起童年

的夏天在一望无际及腰身的草坪中奔跑，感觉就像

在绿色的海洋中畅游。在安托万夫人的农舍里休

息的午后，闻着萦绕在床上的月桂花香，“她伸展着

有点酸痛却有力的四肢，用手指梳了梳她蓬松的头

发。她抬起圆润的胳膊，两只手臂相互摩挲着，像

是第一次发觉似的，细细地看着自己细腻又富有弹

性的肌肤。她两手舒适地抱着头，就这样睡着

了。”［３］５６２－５６３埃德娜表现出的这种“自恋甚至是自

发性欲的特点”［６］１体现了在想象界人与自身身体

的密切关系。在遇见阿罗宾之后，埃德娜的情欲被

唤醒，虽然她所爱的另有他人，但对于身体欲望的

满足她并不感到“羞耻或后悔。”［３］（ｐ．６００）不再是社

会常规定义下他者欲望的对象，此时的埃德娜成为

了欲望的主体，把性欲力比多投射在阿罗宾身上，

热烈回应他的吻。情欲的流动使得她身上发生了

某种奇妙的变化，不再是以前无精打采的模样，而

是像“一只在阳光下刚刚苏醒过来的美丽而光滑的

动物，”［３］５８９浑身洋溢着生机与活力。

想象界自我通过与他者的认同而获得一种身

份，形成完整的自我概念在相爱的人身上清楚的表

现出来。在激情的驱使下人们容易为对方赋予想

象的价值，从而获得和对方的一种想象关系，通过

这种想象认同而达到自我形象的统一。和对方在

一起的时候感觉一切都是对的，满世界千千万万的

人当中，只有那个人恰如其分地填补上了自己内心

的空缺，使我变得完整。在格兰德岛上，埃德娜与

罗伯特每天相处而日久生情。当罗伯特突然宣布

要远行去墨西哥时，她感到心中涌动的情绪和她曾

经经历过的迷恋的征兆是一样的，才意识到“她充

满激情，刚刚被唤醒的自我所要求的，她得不到

了。”［３］５７０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要求正是想象

界婴儿对母亲或镜像中的他者发出的，它可能要求

食物、水、玩具等等，可是在场的要求对象背后，总

有一个不在场的东西，那就是妈妈的爱。“要求本

身无关满足，针对的是在场和不在场，基于最原始

的与母亲的关系…… 要求把他者设想为有权满足

或剥夺他一切需求的对象，这一特权勾勒出他者也

无法给予的东西，即爱，的极端形式。”［７］

三

实在界并非“现实”，因为人眼中的现实都是通

过语言的符号化网络来构建的，它与“现实”相反，

是存在于主体中心抵制符号化的内核。“它是做梦

般的想象和象征统治中突然出现的断裂。在那超

现实的真实瞬间，他者的统治失效，面具脱落，作为

伪主体的人成为一个空无，一个创伤。”［８］９２能指的

大网在象征界无处不在，但主体的存在也始终包含

着象征化活动无法驯化的实在。尽管从很早开始，

埃德娜就开始意识到她所过的是“外表顺从，内心

质疑”［３］５４４的双重生活，在格兰德岛度假初期，她开

始感受到一种说不出的压抑感从她意识的深处滋

生出来。因为丈夫的刁难而产生口角本是寻常事，

但在格兰德岛的那天晚上，埃德娜却禁不住泪如雨

下。一天晚上，生性孤傲的钢琴家雷西小姐特地为

埃德娜弹奏了一曲，她在钢琴键上敲出的音符一响

起，埃德娜旋即“感到脊背上从上到下一阵阵强烈

的震颤…… 内心深处的强烈情感被唤醒，冲撞着、

击打着她的心灵。”［３］５５４在这一神圣的瞬间，雷西小

姐用灵魂弹奏的钢琴曲打断了象征秩序的统治，使

得埃德娜从现实世界铺天盖地的符号网络中暂时

挣脱出来。伟大的音乐此时作为无限延伸能指链

中断裂的一环，指向她不能被象征化活动完全吞噬

的实在。被象征秩序压抑的力量也突然得以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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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颤抖着，哽咽着，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３］５５４当

她与罗伯特的爱情幻灭时，象征的秩序和想象的虚

构同时解体，埃德娜再次与实在界的断裂不期而

遇。在此时她的眼中，丈夫无足轻重、不值一提，孩

子只是要剥夺她的自由，奴役她的灵魂，满足她身

体欲望的阿罗宾可以被任何一个人代替，终有一天

罗伯特也将对她不再重要，对他的记忆也会随之消

失。抛弃象征界大写他者对她作为妻子和母亲身

份的定位，同时不再沉迷于想象界的理想对象关

系，双重减法把主体还原为空缺。在无意识的驱使

下，埃德娜再次回到格兰德岛的海边。

大海常被人比作母亲，因为它给予人母亲般博

大深沉的爱与慰藉，大海也常被人视为故乡，寄托

着人对回归生命最初圆满无缺状态的渴望。“埃德

娜第一次感受到‘大海不停歇的呼唤’是在第四章

中，与她丈夫并非恶意的不足相比，大海的母性使

得她泪流不止。”［６］４此后的日子里，大海迷人的波

涛声和轻柔的触摸感始终萦绕在她的心间，挥之不

去。此时，眼前的大海在阳光照耀下波光粼粼，她

仿佛再次听见了海浪的召唤，“大海的声音充满了

诱惑力，无休无止，时而低吟，时而高亢，时而细语，

呼唤着灵魂来到它孤独的深渊。”［３］６２４在想象界，父

亲的介入结束了婴儿与母亲融合一体的状态，这种

最初圆满的丧失驱动了主体欲望的历程，它将不停

追逐一个又一个欲望对象以接近最初的完满融合。

此刻的大海成为一座桥梁，引导着埃德娜通向那生

命最初的无缺无失的圆满。她脱掉所有的衣服，走

进大海，感受到海水母亲般温柔而亲密的拥抱，“如

此的美妙！她感觉像是一个新生的生命，来到了一

个她不曾知道却又如此熟悉的世界。”［３］６２４

埃德娜不满足于象征界大写他者法则所界定

的女性及妻子的社会角色，试图在想象界和小他者

的对象关系中寻找安慰。在想象界小他者的迷惑

和象征界的统治秩序都暂时失去效力的瞬间，面对

主体结构中心的“空无”，她选择了走入大海，试图

回到生命最初的他者———母亲的怀抱。

在想象界人通过与小他者想象的认同而形成

统一完整的自我的概念，本己的自我建立在与他者

的误认的基础之上，因此包含了异化的特征；同时，

这种想象关系也把二者禁锢在一个封闭的相互定

义的格局中。拉康认为个体必须走入象征界，只有

在象征界人才能成为社会性的人。人一旦进入象

征界，就意味着参与能指的游戏，受大写他者体系

的支配，在能指链的转换中进一步异化而再也不能

回到生命最初与母亲合而为一的状态。五光十色

的想象认同和能指的不停转换构建起连续的、稳定

的现实感，但是，在想象和象征编织起来的现实之

网的断裂之处，现实的假象被暴露，实在“在主体的

不在场和力图在场的不可能性中呈现。”［８］面对主

体的空缺，实在的“不可能”，觉醒后的埃德娜选择

放弃主体性而回归母体，人之为人的另外一个选择

是像西西弗斯那样“永远依照想象和象征，向上推

主体性这块大石头，”［８］９１在能指的交互关联之中寻

找意义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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